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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名著历来是影视改编的必争之地。9年前第九届茅
盾文学奖揭晓，金宇澄小说《繁花》获奖，王家卫便在第一时间
获得了改编权。《繁花》是部什么样的小说？不妨回看一下当年
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辞：“《繁花》的主角是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
成长的一座大城。它最初的创作是在交互性、地方性的网络空
间进行，召唤和命名着特定的记忆，由此创造出一种与生活和
经验唇齿相依的叙述和文体。金宇澄遥承近代小说传统，将满
含文化记忆和生活气息的方言重新擦亮、反复调试，如盐溶水
般汇入现代汉语的修辞系统，如一个生动的说书人，将独特的
音色和腔调赋予世界，将人们带入现代都市生活的夹层和皱
褶，乱花迷眼，水银泻地，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
中见出世相大观，急管繁弦，暗流涌动，尽显温婉多姿、余音不
绝之江南风韵，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
9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王家卫剧版《繁花》，我想也作一“评
语”：“王家卫的剧版《繁花》以四年时间拍一部30集的电视
剧，体现的是对艺术的敬畏，也考验了演员的耐力。剧版《繁
花》拍出了90年代上海城市的潮涌和喧哗。剧中一群高光人
物的背后已不再是一衣一饭的琐屑，而是新上海精神孕育的
万千姿态。万民经商大潮下新潮地标的灯红酒绿，后街烟火的
日夜不息，让观众从城市肌理中看到奋进之光，展现的是一部

‘阿拉上海’的奋斗史和奇观史。剧集以精致的审美从小说中
的‘留白’处生发，所塑造的搏击在商海中的男女主人公，所展
现的纯粹的上海地域文化，为国剧提供了新的标杆。”

作为一部改编剧，《繁花》曾被有的观众诟病在剧版《繁
花》中几乎看不到小说原作的影子了。但在剧情过半后，更多
观众渐渐放下执念，不再要求与小说一一对应，改变这一点的
是王家卫风格极为鲜明的《繁花》。观众渐渐认识到，“似”与

“不似”并不影响剧版《繁花》的好看。何为成功的改编？笔者曾
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样的观点：严肃文学进行影视改编时需
要三重对焦：一要和现实属性、民族符号对焦，二要和当下的
社会价值、审美趋向对焦，三要和形态转换、编码重译对焦。若
以此衡量电视剧《繁花》的改编，我以为它聚焦这三点用情用
力，十分出彩。

改编并不完全“忠实”于原著，而是取原作的“空白”处，注
重梦境的再创造，感觉的再创造。《繁花》的“空白”处含在原著
1000多处的“不响”中。“不响”，一切尽在不言，一切无须言
尽。王家卫拍《繁花》，重点不在拍情节，而在拍一种“感觉”。上
世纪90年代初大潮奔涌的上海，在王家卫“刀尖上审美”镜头
下旋转、闪烁，如魔似幻，使人想起茅盾先生《子夜》的经典开头：以居高俯视的视
角展示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不夜城。夜总会的光怪陆离，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
的火并……剧版《繁花》唤起观众对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记忆与共情。尽管那时
马路、楼房陈旧，但掩不住野蛮生长的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人们相信自己的双手，

“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目标从来不遥远，一步步一天天，只管全力以赴，剩下的交
给时间”。旁白配上画面，拍出来的是那个时代这座城市的感觉。宝总对开小饭馆
的玲子、外贸公司的汪小姐、在黄河路上开饭店的老板娘李李都有留情，却又没
有真为哪个女人留步。在“空白”处，王家卫在他善于拍女人情愫的创作“舒适区”
里腾挪、发挥得恰到好处。无论对“魔都”的精致还原、放大、渲染，抑或扑朔迷离
的商战，还是无果的男女之情，都拍出了观众从一般“都市剧”“情节剧”“烧脑剧”
中看不到的东西。这些正与小说互联互补。王家卫拓宽了名著改编的边界。

剧版《繁花》好就好在始终不忘以创新的影像语言，在朦胧、不确定中去表现
确定。这种确定集中在“意义”上就是花开一时、终有零落，一曲终了、人犹未散；
集中在宝总身上就是“情”“义”“智”，这是对小说《繁花》深度理解、扩容而来。原
小说以切切碎语的美文娓娓道来，值得细读品咂。然而这种叙事风格却为剧改留
下了空白。在剧版《繁花》中，节奏被提上位。和一般“霸总剧”不同，剧版《繁花》中
的宝总在剧情开始就由阿宝变身为宝总。但在其后，颇有神秘感的“定海神针”爷
叔一直在给他“补课”：以“纽约帝国大厦上去从地下到屋顶需要一个钟头，从屋
顶跳下来只要8.8秒，这就是炒股”提醒宝总一定要有输得起的思想准备。“穿西
装要人穿衣，不要衣穿人……”还有“三面”：人生三碗“面”最难吃，叫人面、情面
和场面。以及一个男人要有“三个钱包”。上海式人生况味是剧版《繁花》的硬核，
也是观众之最爱。

“电影感”不应成为电视剧的短板，相反，国产剧需要类似宝总的故事，需要
“王家卫美学”去打破程式化叙事，用影像的手段把小说里的不“响”变为电视剧
的“响”。自然，这种审美挑战也许是王家卫专属的风格。就名著改编而言，成功的
路子是只要坚持创新表达，就可做到条条大路通罗马。毕竟，去年的爆款剧《人世
间》当时回肠荡气，至今余音绕梁……

由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改编、王家卫首部试水荧屏的电视剧《繁花》自开播至剧终，引发热烈讨

论。剧版《繁花》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光影处理、演员表演、沪语方言、艺术化留白等，为文学影视改编提出了一个

新的探讨契机。本报特刊发两篇评论文章，从影视拍摄与文学改编的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剖析。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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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集电视剧《繁花》自去年12月27日起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和其他台网联合播映，在全国观众中激发
起有关20世纪90年代上海人、上海话等话题的热议，
也同时激荡起真实还是虚构、时代精神还是虚拟时空
等争议。无论其答案究竟如何，这股热潮和争议本身
就已经表明，这部剧成了2023与2024年之交中国电
视剧的一部现象级跨年大剧。该剧引发的街谈巷议和
众说纷纭现象还在持续，我以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繁花》之所以能够同时引发观众的多种不同感受和
观点，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实际上运用了一种暂且
被我称为“间性艺术”的手法。间性艺术的意思是说，
在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段上，不是选择单独持守一方
面，而总是承认两方面之间的共存的必然性和合理
性，并且寻求它们之间的相互交融，即不是非此即彼
的单一选择，而是此与彼之间的相互交融和共赢局
面。而这种艺术手法则是要导向一种对于上海地缘文
化精神的流溯之美的构建。

电影化的电视剧。电视剧《繁花》的引人注目处在
于，它是知名导演王家卫拍摄的首部电视剧，但基本
上是用电影化手法摄制的，很像这位导演二十多年前
的影片经典《花样年华》，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化的电视
剧。片中几乎每组镜头都像电影那样精雕细刻而成，
常常是在数十次反复拍摄中精选出最优的那一组镜
头，而且每组都尽力采取中近景、局部特写和侧面，尽
量少用远景和大全景，着力渲染细节和局部，以便让
每组镜头都给观众以深刻难忘的印象。就连多次反复
出现的“黄河路”路牌，也总是用低机位、侧面拍摄。在
描绘女主角之一的李李时，更是独出心裁地调用低机
位、侧写及灯光等多种手段去拍摄，挖掘其脸部和身
姿透露出的野性美局部和万种风情之一角，令人产生
无穷遐想。而在介绍或补充交代过去剧情时，总是随
处运用电影中的闪回手法，以蒙太奇手段合成，便于
向观众追叙事情的由来。这样就让电视剧艺术回到电
影式镜头艺术中，以电影手法创作电视剧。

写实同写意结合的上海传奇。还有一点吸引人之
处在于，它既是写实的，同时也是写意的。初看起来，
它是要追忆消逝而去的20世纪90年代上海生活景
观，黄河路、和平饭店、黄浦江畔、城市里弄、郊县工厂
车间等，但那些场景只是部分像上海，又部分像香港，
既像又不完全像，属于似是而非之上海与香港或其他
什么地方之混合体。当观众想追究上海的真实面貌
时，无疑会倍感失落、失望。而一旦放弃这种真实感追
寻，把它推到记忆深处某个几乎遗忘的情境中，或许
才会有一种陌生而熟悉的体验。不如说，这是以中国
画特有的写意方式去描摹的对于90年代上海地缘风
情的文化想象，一种有意形塑的兼具逼真和幻觉、体
验感和距离感的上海传奇。这显著地表现为它设计出
宝总（或阿宝）这个主叙述人去有距离地和回忆式地
讲述，但同时又交织着其他视角如第二人称和第三人
称视角，以此多重人称相互交融的方式渲染出一种传
奇色彩或传说氛围。

在时代和跨时代之间。这部剧从开头到结尾都时
常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提示：它尝试描绘的正是1992年
1至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影响下的以浦东开放
为鲜明标志的上海景观，主要是1992至1994年之间，
恰好是“东方明珠”从1991年7月30日动工建造到
1994年10月1日建成投入使用之间的事件。至于到
1997年香港回归，则是结尾补叙交代的。剧中多次出
现的字幕提示，好像都在提醒观众回到那个特定年
代。特别是那时曾经唱响全国的老歌，如《安妮》《冬天
里的一把火》《我的未来不是梦》《再回首》《偷心》等，

都原样般地重放其原人、原声和原景。但是另一方面，
它所实际展示的人物活动场景，主要人物的语态、神
态、腔调和对话，又时常跳脱那个时代，带有香港或其
他什么想象的地方的景致。它既是时代的，恍若20世
纪90年代再生，但更有跨时代特点，让观众搞不清在
哪个年代。它表面上要记述“南方谈话”后上海滩改革
开放奇迹，例如突出刻画股市开放之初的上海风貌，
但具体地看其中的人和事以及地理条件等都不大像
人们记忆中的那个时代上海，有时恍惚中似乎是在香
港或其他地方。其实，剧组着力打造的正是想象中的
既有时代感又有跨时代感的上海，一种想象的上海地
缘传说。

正剧与喜剧的杂糅。该剧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正面
严肃地描绘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景观的态度，有着显
而易见的正剧美学风范，但从场景布置到人物语言和
动作，都带有夸张、变形或戏谑格调。特别是玲子、汪
小姐、李李、范总、魏总、陶陶等人物，在语言和动作上
都有意带有喜剧化或谐谑化成分。饰演他们的演员
们，更是一反过去荧屏常态地做了更多喜剧化渲染，
以便让人物展现出比日常状况更夸张的表情姿态。这
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制造正剧与喜剧杂糅的奇观效
应，增强对观众的吸引力。

个性化与类象征的组合体。该剧在人物形象塑造
上狠下功夫，主要人物都有鲜明而强烈的个性特征，
但同时又是某类人物的象征或代表。其中的宝总、爷
叔、范总、魏总、陶陶、老葛、蔡司令、范厂长、景秀、邮
票李、巫医生、杜红根、强总等男性人物，以及玲子、汪
小姐、李李、雪芝、卢美琳、梅萍、金花、敏敏、菱红、芳
妹、小江西、潘经理、史老师、胖阿姨等女性人物，个性
突出，又同时可以让观众想象出某种同类人物的代
表。宝总集中了上海青年男性的精明、果断、温和及厚
道等性格，还有爷叔的精于计算和工于心计、陶陶的
忠厚、范老板的精明兼厚道、魏总的痴情、景秀的灵通
等。女性形象更是成为全剧引人瞩目的亮点：玲子的
率直、泼辣和敢爱敢恨以及“对我来说，是没东西舍不
得的”的果断和潇洒，展现出独立个性和不依傍男人
的女性尊严感；汪小姐从单纯和热情到自尊和自强的
转变，以及有关“我是我自己的码头”的宣言，透露出
女性通向独立自主人格的坚强意志；李李的自强之
心、冷艳、野性美及神秘感，引发观众的同情感和好奇
心。至于雪芝留下的纯美记忆，卢美琳的外表热辣而
内心简单，菱红的贪图小便宜而又自我犹豫，梅萍的
妒忌和怨恨心，金花的深沉、文雅和含蓄等，同样给观
众以经久不衰的印象。李李手下的潘经理，深谙老板
娘和她的客人宝总的性格特点，能精准猜测宝总前来
至真园的时间和意向，被宝总本人戏称为“黄河路上
的算命先生”。而看似不起眼的小卖部老板景秀，则阅
人无数，有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神奇，一眼洞悉潘
经理的能耐：“两朝元老、千手观音潘经理，她往哪里
一站，宝总就会从哪里进至真园”，还留下如下判断：

“李李跟宝总的关系，天知地知，黄河路知，但就是黄
河路不响。”潘经理则回应说：“不响最大。”这些男性
和男性人物都将个性特征同类别象征意义组合起来，
既让观众敏感于他们的独特个性，又可以进而品味他
们所代表的特定类型的人物性格特征，实际上可以让
人窥见以仁义、友善、诚信、厚道等为核心的中华古典
心性论传统在当代的多重人格转化形态。可以说，塑
造富于中华民族古典文明印记的个性和象征性组合
的人物群像，是该剧的一个鲜明特色。

进取中的乡愁。整部剧从头到尾都洋溢着上世纪
90年代上海特有的开拓进取的精神气象，但同时也回

荡着对于上海这个独特的中国现代“魔都”的乡愁情
结，既是开拓进取的，也是乡愁的或怀旧的。长期生活
在上海的小说原作者、出生在上海而生长在香港的导
演、以及生长在上海的众多演职员，都合力渲染着他
们对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的进取气象和怀乡情结。第
29集阿宝对巫医生说的“唯有土地与明日同在”，提示
了这位主人公面对土地的未来行动姿态。最后一集即
第30集讲述汪小姐从深圳回到上海特地感谢和拥抱
师父金花时，其深情拥抱的时间竟然长达62秒，再伴
随当年的流行歌曲《再回首》——“再回首/云遮断归
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
与你拥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再回首/泪眼朦胧……”。这里融合进感恩、感动、依恋
和缅怀等多重复杂情感，足见其乡愁情怀的浓烈和余
味深长。其实，上海地缘文化中的多种元素，如上海
话，有关上海的传说、文艺经典、建筑景观、服饰、地方
秘语等，都在这部剧里汇聚一体，释放出绵绵不绝的
想象的上海地缘文化精神余兴。对于上述地缘文化精
神，观众尽管无法从剧中呈现的上海及其相关城镇的
实景中完全求得实证，但大可以据此而纵情驰骋自己
的个体想象、幻想和情感，最终附丽于其中。即便仍有
难解之谜或观点分歧，也是该剧应有的题中之意。

以上几方面合起来看，《繁花》运用间性艺术手
法，透过电影与电视剧、写实和写意、时代和跨时代、
正剧和喜剧、个性和类象征、进取和乡愁等方面的组
合或交融，合力形塑出一种聚焦于上海的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形态之美，即流溯之美。上海，既是现代化和
现代性在中国率先发端并向全国各地辐射的早期“魔
都”，又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而有着启航地的红色
美誉，可以凝聚世界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景
观体验，以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文化形态的
最新品味。从该剧主要人物结局看，除了爷叔赌气离
开、李李出狱后在广州出家、金花辞职外，宝总重新变
回阿宝而选择到川沙耕地种花，玲子远去香港开店，
汪小姐到浦东经营，他们都呈现出带着乡愁式回忆迈
向未来的坚毅姿态。而这些人物的行动和命运姿态，
都令人注目地灌注到剧中多次反复出现的建筑“东方
明珠”上。它的一点点缓慢“长高”到最后的璀璨无比
和让人激情满怀的落成典礼，共同构成完整而又深沉
的流溯之美意象。同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呈现为
液体式地一味流动和流散的“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
特·鲍曼）不同，这里所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
文化形态，展现出既向前流动而又同时向后溯洄的间
性风貌，即把向前开拓进取的果断行动身姿同向后溯
洄的乡愁式回忆交融一体，释放出流溯之美。流溯之
美，一种面向未来愿景而开放的流动之美同面向中国
往昔传统的溯洄之美的间性交融，正构成“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文化形态中定
型和成熟的一种鲜明动人的美学姿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中
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本文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
部级重大课题“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新时代文艺发展
研 究 ”中 期 成 果 之 一 ，项 目 批 准 号 为 ZGWLB-
JKT202301）

关 注

本报讯 由中国剧协主办，北京语言大
学、北京京剧院、捌拍未来歌舞团协办的梅香
生韵——首届世界中文大会闭幕演出暨中国
剧协梅花奖艺术团走进北京语言大学戏剧晚
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晚会由吴京安、张凯丽主
持。节目以中国戏剧艺术各剧种的经典选段为
主，10余位梅花奖获得者唱响拿手好戏，展现
戏剧艺术之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晚会上，“二度梅”获得者孟广禄、李树建、
李梅和梅花奖获得者单雯、张馨月、张建峰、郑
芳芳、蔡浙飞、章益清、王艳、杨霞云、楼胜分别

带来京剧《四郎探母·坐宫》选段、晋剧《望海楼
台》选段、越剧《梁祝·十八相送》选段、秦腔《王
宝钏》选段、豫剧《大登殿》选段、京剧《贵妃醉
酒》选段、婺剧《白蛇传》选段和京剧《铡美案》
选段。由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共同表演的
武戏节目《国风武韵》将演出气氛推向高潮。

中国剧协梅花奖艺术团成立于2005年，
成员均为梅花奖获得者。十余年来，梅花奖艺
术团始终以弘扬民族文化、服务人民群众为宗
旨，坚持送欢乐下基层，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杨茹涵）

梅香生韵——梅花奖艺术团
走进北语戏剧晚会举行本报讯 1月11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

办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问苍茫》创作座谈会
在京举行。《问苍茫》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湖南
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重点项目，该剧
由陈晋、梁振华担任总编剧，王伟担任导演，王仁
君、嘉泽、宁理、白客等主演，讲述了1921年至
1927年，参加中共一大归来的青年毛泽东，带着
对中国革命之问、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之问，在矢
志不移地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以早行
者的思考，问大地、问实践、问人民，从一名追随
者成长为先行者、开拓者并探索出中国革命正确
道路的热血故事。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表示，《问苍茫》在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播出，让这份
纪念更有分量。这部剧是全党开展党史教育、主
题教育的生动教材，是不忘历史，不忘初心，不忘
先驱、先贤、先辈、先烈的礼敬之作，也是奉献给
从醒过来到站起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国家和
民族的一份礼物。

总编剧陈晋谈到，《问苍茫》在创作过程中形
成了两个共识，首先是要尊重历史的逻辑，将历
史史实背后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呈现出来。其
次是要明确创作的主题与核心，通过毛泽东的成
长史来展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的
创作史、寻路史。导演王伟表示，《问苍茫》坚持

“史”与“诗”相结合的创作方向，严格尊重历史，

并赋予诗意表达。为最大化地展现伟人成长之
路的真实性、可信性、逻辑性，该剧在结构上用相
当篇幅去展开描写这一时期复杂的历史背景故
事，实现了同题材剧集创作的一大突破。

与会专家谈到，该剧体现了近年来重大革命
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特点：一方面更加重视重返
历史现场，一方面以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
人物关系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演进规
律，这让《问苍茫》的年代故事更具“当代性”，它
不仅“问”向了1921年至1927年的中国，也能在
历史中找到回应当下时代的答案，对当代年轻人
具有较强的启迪和教益。

（杨茹涵）

专家研讨电视剧《问苍茫》

繁花过后繁花过后，，余香不散余香不散
———电视剧—电视剧《《繁花繁花》》间性艺术中的流溯之美间性艺术中的流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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